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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

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

盼望儿孙（节选）
□刘振广

一
费扬气呼呼走出五金工具厂后门，又

忙着去处理一番水泥厂、木器厂的债务。
傍晚，倦鸟般赶回家里。

倚坐在客厅沙发上，妻子汪莹急忙给
他端来一杯茶水，他绷紧的神经，才解扣
儿的弓弦似的得以放松，心中的气恼和怨
怼，清池的坚冰似的变软融化。这时，他
只觉得浑身倦软，精疲力竭，便闭起眼睛，
一声不再响，连汪莹的问询也懒得应声。

看着费扬无精打采的样子，汪莹心疼
得过来摸摸他的脑门儿。“感冒了吗？咋
这样打不起精神？咦，脑袋也不热呀？咋
像霜打的茄子？”

他闭着眼睛不吭气，一任爱妻抚摸。
汪莹埋怨起来：“你呀，就是累的——

那钱赚多少是头呢？不紧不离就中了呗，
还是自己的身子骨要紧！坐起来喝点水
吧，吃点饭，早早歇着去。”

“我忒困。”费扬这才开了口，“不想饭
吃，我去睡觉。”

“好，我伺候你，我的大老爷。”汪莹笑
吟吟扶他起来，搀进卧室，又帮他脱了鞋
袜衣裳，掫上雕花大床，给他盖好了被
子。费扬简直就是一头死猪，毫无表情。
汪莹长叹一声，坐到花梨木梳妆台前的椅
子上，默默地瞅着他。

她和他是高中同班同学。他是学习
尖子，她是全校校花。追求她的人不少，
她只看中了他。他不光学习好，而且长得
帅，是不少女生心里的偶像。在他考上大
学要走的时候，她主动去给他送行。他爱
她的美貌，更爱她的真情，两人便私定了
终身。他上大四那年寒假，她约他去了县
城。两人心猿意马，难以自控，就悄悄住
进了一家小旅馆。一夜恩爱，巧结珠胎，
等他毕业回来分配了工作，她的肚子已经
出了怀。他说服父母，把她娶过门来。当
时有亲戚朋友劝阻：“费扬，你脑子缺电？
一个端铁饭碗的国家干部，咋要这么个庄
稼丫头？”他说：“告诉你吧，这原因其实很
简单，就是我稀罕她！婚姻自主，你们别
干涉！”当时，他这句话成了传遍十里八村
的话把儿：费扬娶媳妇——稀罕！

费扬确实从心里稀罕她。风雨无阻，
下班就骑车子回家来守着她，看着她眼珠
儿都在笑，一颗心拴在了她身上。连儿子
小宝降生，他都有些妒忌，说儿子分走了

她对他的爱。她说他净说傻话，把儿子让
他抱，吻他两口，他才傻傻地笑了。

汪莹把目光从费扬身上收回，打量起
穿衣镜里的自己：虽是人过中年，却还风
韵犹存。脸蛋依然白皙红润，眼睛还是水
汪汪的顾盼生情；而她的腰肢，并没长赘
肉，依旧柔柳扶风，风情万种。所以，费扬
至今还是一天也舍不得离开她。这几年
他竟然扬言：“亲爱的，咱就一个儿子太少
了，我想叫你老蚌生珠，再给我生一个！”
她笑他老不害臊：“净瞎说八道！咱儿子
都娶了媳妇，你咋还有这种想法？”费扬不
笑了，表情庄重起来：“小宝妈，我可不是
和你说笑话啊，我说的是真话——咱飞扬
公司现在多大家产？我们费家已经三代
单传了，到我费董事长这一辈儿，就不兴
多生个儿子？”“你呀，想起啥就是啥。”汪
莹见他这么严肃，也就不能不把他的话不
放在心上。他们这个家庭，人丁确实是太
少了。儿子小宝和媳妇齐黍黍到新楼房
另住，平日里这所宽敞的大别墅，就他们
两口子。而他整天在公司，家里就只有她
自己形影相吊。如果能再生个孩子，不管
是儿是女，这栋别墅里也就有了生气。其
实她还不老呢，才 46岁，应该说还有这种
能力。想想从前老辈子，不是有俗话说

“四十七八，添个老疙瘩”、“五十五，又生
个吹鼓手”吗？于是，她认同了费扬的说
法，暗自放下脸来，吃药吃保健品，努力配
合他。只是到现在，她还是晴空望明月，
没有抱到怀。

是啊，费扬说得对呀，她家的飞扬实
业集团公司，操持着多么大的家业啊。有
好几个楼盘，有好几个工厂，有好几个超
市好几个酒店，有好多好多的员工啊。他
家是应该再多一个继承人，将来才能人多
力量大。唉，人生咋就这么变化叵测呢，
小宝小时，她和他想着法避孕，怕超生了
挨处分挨罚款；后来不怕处分不怕罚款
了，他们却又是生不出来了。这几年，她
觉得自己对不起费扬。费扬和她同岁，每
天忙东忙西活累死，可他却什么也不叫她
帮忙，就叫她在家里待着养着。他的目的
明摆着，可她的肚子咋就这么不争气呢？
而费扬，他此刻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
养精蓄锐，她得更要关心他心疼他照顾好
他呀。

这样想着，汪莹就去了厨房。她开开
冰箱，找出一些上好的食材，要给丈夫做

一餐丰盛的夜宵，等他睡醒了好增加营
养。

费扬没有睡沉。听见她到厨房里忙
碌，就走过来阻拦。“亲爱的，不用你做，我
不饿。你快上床去睡觉吧，明天我们不是
还得到医院去看儿子媳妇吗？”

“有儿子和亲家母陪着，你还不放
心？”

“不放心。我惦记着我们的孙子。”费
扬笑起来，“嘿嘿，你说咱孙子都要出生
了，咱的二儿子咋还没影儿？”

“又没正行儿了，你。”汪莹也笑了，
“看来咱的孙子得比他小叔叔还要年长
——这在计划生育之前，不是很常见的事
吗？”

费扬拉汪莹回卧室睡觉。汪莹躺下，
深情地凝视起费扬疲倦的面庞。她不开
吸顶灯，只开了远处一盏光线微弱的壁
灯，惟恐强光影响他的休息。

曙色临窗。费扬悄悄从床上坐起，轻
轻给汪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他拿过床
头柜上关了机的手机打开，里边已经积累
了许多未接电话、未接短信。这些电话和
短信，有厂长们向他汇报生产的，有财务
主管向他请示支出的，有人事主管向他报
告员工情况的，有本地、外地的客户向他
订货供货的，还有债权人向他讨债的。对
这些，他都不屑一顾，不打算处理。

儿子费小宝的短信让他在床上坐不
住了：爸，你现在在哪儿？黍黍的血液筛
查发现问题，怎么办？

混蛋！什么怎么办？听医生的，治！
医生让咋治就咋治！咱家没钱吗？费扬倏
然怒起，气冲冲给儿子回了这样一条短信。

儿子的短信立刻回过来：爸，你和我
妈快来医院吧，我岳母都着急死了！

好，你们等着，我们马上过去！

二
费扬把汽车开得飞快。他和汪莹要

尽快见到齐黍黍。这个儿媳妇，是他帮儿
子选的。那孩子是从大山深处飞出的一
只俊鸟，大学毕业得知他飞扬集团招工，
就前来应聘。人事部经理领来见他，他一
眼就相中了。23岁的姑娘，长的人儿是人
儿，个儿是个儿，娴雅文静，好不出类拔
萃。儿子 24了，早就急着搞对象，女朋友
一个又一个地给他往家里带，他看了，一
次又一次地摇头失望。尽管儿子挑的那

些女孩模样都不错，可不是娇气纤弱，就
是跋扈浅薄。其中当然也有掌权握柄的
各级官员的千金，他却一个也看不上。唯
有这个齐黍黍，一见面就入了他的法眼。
根据这个孩子学的环境保护专业，他有意
安排她到费小宝负责的技术部上班。这
样既可人尽其才，又能给儿子和她接触创
造条件——直觉告诉他，这个女孩应该就
是他的儿媳妇。

求偶心切的儿子，马上对这位部下表
现出异乎寻常的青睐。工作上照顾，生活
上关心，还动不动请人家吃饭。齐黍黍对
费小宝这一套并不买账，谨慎得体地和他
来往，始终保持着距离。令费扬始料不及
的是，两人很快又发生了不愉快。

齐黍黍到飞扬五金工具厂去查看粉
尘污水情况，各个车间走了一遍，立刻忧
心忡忡。这里的粉尘根本没做处理，污水
直接排入了地下。她于是住在工厂待客
室，一边检查，一边设计出一套关于粉尘
污水处理的方案，找厂长汇报。厂长看了
连声说好，建议她直接向公司技术部或者
费董报告。

费小宝对她的方案也大加赞赏：“黍
黍，难为你这么敬业，又这么专业。但是
你想过吗？把你这套方案从图纸上落实
到工厂里，得需要多少人民币？环保局崔
局长为这事已经和我、和我爸多次交涉，
甚至以停产整顿相威胁，我们的工厂还是
在这样勉强维持生产，为什么？集团目前
没有这笔巨大开支啊！”

“没钱治污就停工。难道污染蓝天地
下水，你问心无愧？”齐黍黍态度坚决，“既
是聘我当公司技术员，我挣这样的工资于
心不安。”

“工厂是我家的，我不比你更着急？
只是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只能按规定停产。我可以
辞职，还节省你家的用工费。”

（全文见“沧州作家”公众号）

萍 姑（节选）
□王志敬

刘振广

河北省作协会员。作品发于
《人民日报》《啄木鸟》《佛山文艺》
等刊。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两部、散
文随笔集两部。

王志敬

沧州市作协会员。作品发于
《诗选刊》《沧州日报》等报刊，并多
次获奖。

萍姑的儿子撞死了人。今天萍姑
又找到我，我实话实说，现在很多车祸
家属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肇事人没有赔
偿能力，法院不执行，也是一点儿办法
没有……萍姑摇了摇头，那是一条人命
啊！咱不能那么做，就是砸锅卖铁咱也
要赔人家！后来，我听说萍姑道歉、赔
礼、安葬一切都按合理合法的程序进
行。该赔的钱，该做的事，萍姑毫无二
话，都干干脆脆没有犹豫地处理了。即
使欠了大笔债务，还是尽量满足了家属
的要求。这就是萍姑，她明白很多人不
懂，不愿懂的道理。

萍姑九岁时，正是上学的年龄。比
她大的哥哥上学去了。萍姑问爸妈，为
什么哥哥可以上学，我不可以呢？爸妈
说，女娃不需要上学。萍姑不哭也不
闹。爸妈还说，萍姑的责任，是照看比
她小几岁的弟弟。她就说，好。

一天天，一月月，姐姐的背就是弟

弟的摇篮。萍姑的童年就是弟弟的陪
衬。因为一点可怜的男儿特权，弟弟每
次与萍姑吵架，总在爸妈的插手中大获
全胜，而萍姑却每次都委屈地躲在角落
里，偷偷抹眼泪。那些年，乡下每五天
有一个赶集日，爸妈赶集回来，除了必
须采购的日用品，总要为弟弟买一些零
食吃，放在一个只有弟弟知道的秘密抽
屉里，不许姐姐碰。

一天傍晚，姐姐和母亲在堂屋里磨
面，石磨发出呜呜声，父亲在火塘边烤
火。弟弟照例偷偷地打开秘密抽屉，却突
然大哭起来。萍姑听到后，停下手中的
活，跑过来悄悄地对弟弟说，弟弟不哭，姐
姐下次不敢了，央求的语气里满是恐惧。
弟弟却不依不饶，像一只被石磨压住尾巴
的老鼠，开始断断续续地哼哼唧唧。

不明就里的父亲烦了，决定要问个
水落石出，于是弟弟像逮住机会复仇的
恶毒小丑，告诉父亲，姐姐发现了他的

秘密抽屉，把零食吃了。
父亲于是站起来，抓起火塘边的吹

火筒，冲到堂屋里，照着姐姐的腰和脚
一顿暴打。姐姐跳动着疼痛的双脚，痛
哭起来。那一晚，弟弟首次品尝了人生
中苦涩的胜利。

每日清晨，鸡鸣三遍，母亲就催着姐
姐起床。这种时候，弟弟通常还在美梦
中，离起床还有两三个小时。起床后的
姐姐，先把火生起来，烧上一壶水，后面
起床的父亲和弟弟起床就有热水用。妈
妈在厨房剁猪菜，姐姐帮忙在灶膛里加
柴，做完这些，天才大亮。弟弟起床的时
候，姐姐已经背着筐出门了。春夏，她踏
着田野的露珠，秋冬，她踩着满地的清
霜，奔跑在寂静的田野中寻找野菜，为家
里的几头肥猪准备第二天的食物。

姐姐忙碌一年，到了寒冬腊月，就
是检验一年成绩的时候，家里的几头肥
猪到底有多健壮，全系在姐姐一个人的

肩上，她责任重大。年底杀肥猪，几乎
是全家人劳动一年的梦想和期望。

弟弟曾陪姐姐到田野摘过野菜，他
们比赛，看谁的竹篮装得又满又尖，姐
姐每次必胜，篮子里的野菜鲜嫩可人，
不仅满了出来，还压得铁铁的。弟弟篮
子里的野菜，总是枯老难看，而且十分
蓬松。唯有一次，弟弟篮子里的野菜冒
出了篮子口一大截，还压得铁铁的，姐
姐的野菜刚刚满至篮子口，她高兴坏
了，笑着说：“终于输了一次，以后可以
轻松点了。”

（全文见“沧州作家”公众号）


